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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元生，历任解放军总医院助
理员、副处长、政治协理员、解放
军总参谋部参谋、中央军委联合参
谋部参谋。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
学《开国将帅的临终时刻》《长征
中的名战名将》《吃出战斗力》、散
文集《岁月真情》、报告文学集
《云淡天高》、传记文学《共和国首
任总参谋长徐向前战传》《共和国
首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战传》《王
震与陶峙岳》《三位特殊的开国上
将》《百战将星周希汉》《百战将星
王尚荣》等。中国作家协会、中国
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
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
学员。作品多次在军内外获奖。

1992 年的夏天，23 岁的我，
从军校毕业来到北京报到，我报
到的单位是位于北京西郊的解放
军总医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301医院”。就是在这个医院工作
的日子里，年轻的我开始了业余
时间的采访和写作。当初压根也
没有想到，这种业余爱好一直坚
持到今天。

其实，采访和写作与我的本
职工作没有多大关系。我是学后
勤专业的，干的也是后勤工作，
只不过我对文学有些兴趣和爱
好，也常常写点“豆腐块”。就因
为这个爱好，在战友欧阳青兄长
的推荐下，刚刚毕业的我就参与
了 《楚天将帅风云录》 这套丛书
的采写，编委会分配我采访 12 位
健在的“楚天将帅”，我成为主要
撰稿人之一。

那是 1994 年的冬天，一个周
末的下午。雪后初晴的北京，寒
气剌骨。放眼四周，一层薄薄的
积雪覆盖着一片枯黄的草地，而
草皮底下仍可见嫩绿的生机。我
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北京丰台
的一个军队干休所，去采访一位

“战将”。之所以说是战将，是因为
这位湖北籍的长者，英勇善战，多
次负伤，现在他的腿仍是残疾，
1964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他的名
字叫杨虎臣。

初听 这 个 名 字 ， 我 有 些 好
奇，我心想不会与“西安事变”
中的杨虎城将军联系起来吧？将
军的女儿杨剑大姐笑着对我说，

“我爸是湖北佬，命蛮大啊。他九
死一生，智勇双全，尽管身体不
好，可从不服输，精神不倒。”于
是，我开始了与杨虎臣将军面对
面的访谈。

老人身体不是很好，一场重感
冒刚过。这天是特意安排时间接见
我，才没有去医院。他的嗓音很大，
讲一口地道的湖北荆州话。幸好有
杨大姐在旁边做翻译，否则我与他
的交流会受到影响。

室外天寒地冻，室内却温暖
如春。

老人情绪很好，他半坐半躺在
“特制”的一个老式红木沙发上，不
紧不慢，舒展自如地把我带进了他
的人生长河之中——

“1938 年 10 月，日军把兵力转
移到敌后战场，对我根据地进行
了疯狂扫荡。我当时在 120 师 3 支
队 3 营当营长，支队长是贺炳炎、
政委是余秋里，那个时期我们反

‘扫荡’的战斗打得异常艰苦啊！
1939 年 6 月，我们 3 支队在河北省
蠡县的莲子口村与日军展开了攻
坚战，打得狠猛烈。3 支队固守在莲
子口，誓死不让日军进来。而日军
人数比我们多好几倍，还有轻型
小炮，又占有好的地形。3 支队只
有 3 个营，最好的武器就是手提
机枪。”

老人喝了口水，休息了几分钟，
接着说，“3 营教职员余金龙关心
我，说我的腿上次受了伤，今晚就让
我留守，战士们也这么劝我。我怎么
能留得下呢？我说，我的作战经验
比你们丰富，由我率兵出击，打退
鬼子进攻。话一说完，我就端起手
提机枪，带领一个连冲了上去。我
就想，死也要死在阵地上。后来，日
军火力击中了我，我的右膝盖骨以
下被‘歪把子’机枪打碎，我忍痛打
完最后一发子弹，就晕倒在血泊中。
结果，我被蠡县群众收留。也就因
此，腿残了……”

一口气讲完莲子口激战，老人
久久不说话了。

他沉默了。一种难言的滋味笼
罩在心头！

那整整一个夜晚，在他的率领
下，全连官兵以牺牲半数以上的代
价，击退了日军 20 多次进攻，守住
了阵地，硬是让日军进村的阴谋没
有得逞。

此刻 ，室 内 出 现 了 短 暂 的
静 寂 。我 无 法 多 问 ，老人也不想
多讲。

下午的采访暂且打上句号。
老人累了，需要休息了。
起身告辞之际，我久久端详

着 眼 前 的 这 位 身 有 残 疾 的“ 战
将”。

我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战士，
也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他的眉宇间
展示出豁达，他的眼神里充满自
信，我在用心聆听着他，感悟着
他：当我观察他脸上深而密的皱
纹时，突然感到，这些皱纹不是
分明地记录着他漫漫人生中的苦
难和煎熬吗？他在战火纷飞的年
代为共和国的诞生做出了艰苦卓
绝的努力，而在和平年代中又能
耐得住漫长的寂寞，这才是真正
的英雄。

这 样 想 着 ， 我 的 心 灵 震 撼
了……

杨剑大姐说，她的“公公”，
也就是她丈夫的父亲，也是一位老
战士。她建议我，安排时间去采访
一下他。于是，我便走近另一位

“战将”。他的名字叫王尚荣。
采访王尚荣将军之前，我从

手头的粗浅资料上了解到他的基
本履历。王尚荣是湖北石首县调关

镇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红3
军第 9 师 25 团青年干事，红 3 军司
令员参谋、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
团参谋长，第 5 师 15 团参谋长、团
长、师参谋长、师长，红 32 军第 96
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
军 120 师 358 旅 715 团团长，独立
第 1 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 4 军
分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绥德警
备区副司令员，独立第 1 旅旅长，
第 2 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
第 1 野战军 1 军副军长兼青海省
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代部长、部
长、副总参谋长。1955 年被授予中
将军衔。

此时，由于王尚荣将军身体一
直不好，几次约好的采访均被打
断。加之，他的夫人失明，直到1997
年，在将军的长子王允刚和将军的
秘书李锦山的协调下，我的采访才
得以如愿。

我第一次走近了这位“战将”。
这是一个雪花飞舞的下午，

我穿着白大褂，走进了解放军总
医院的高干病房，在这里，我见到
了这位被病魔折磨得非常瘦弱
的老人。

老人用一双颤抖的手，摸了摸
我，示意我坐下。

他说话已经很费力气，有些断
断续续，但思路还是比较清晰。

此刻，我的心里一阵颤动：这
就是曾经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出生
入死的将军啊！这就是当年令日本
侵略军胆战心惊、被诗人何其芳颂
扬的八路军“漂亮团长”？眼前的他
怎么孱弱成这个样子？将军的长子
对我说：“战争在他身上留下的创伤
是深远的，加之十年动乱给他留下
的伤痛，更是让他身体受到毁灭性
的打击。”眼前，病榻上的将军，早已
失去了昔日的雄风。

坐在老人 身 旁 的 黄 克 阿 姨
说：“王尚荣与其他许多将军最大
的不同之处，就是在建国以后也
没有离开过战争岗位，他一直都
是研究战争、指挥战争，经历了建
国初期的所有战斗，是党中央、中
央军委的一个‘老参谋’。如果讲
他 一 生 ，就 是 个 老 兵 ，算 个‘ 战
将’吧！”

从这个下午之后，我便认真地
查阅资料，陆续采访了王尚荣将军
的老部队以及身边的一些工作人
员。我的第一部 30 多万字的长篇
传记文学《百战将星王尚荣》也于
1999 年 1 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推出。

30岁之前的我，在那个青春勃
勃的生命岁月，两次采访共和国

的“战将”，尽管到今天已经过去
20 多年了，可当时的情景仿佛就
在眼前。

这两次采访，不仅影响了我
的业余写作方向和坚守，更重
要的是影响了我对军旅和人生
的思考。

从此开始，我把书写“战将”
们的非凡经历，记录他们的成长道
路，展现他们的精神世界，作为自
己业余写作的主攻方向。我从中更
加认识到，“战将”们的经历，既
是他们自己生命的构成部分，也
是社会历史的辉煌篇章。他们每
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是一部震撼
人心的史诗。

1935 年，爱因斯坦悼念居里
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
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
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
大。”何为第一流人物，或者说如
何才能算得上第一流人物，这个概
念很复杂。而从文学意义上讲，第
一流的人物应当是内心纯洁清澈透
明的人，其信仰之坚定、品格之高
尚，令高山仰止。我想，这些出生
入死的共和国“战将”，无疑是

“第一流人物”。

触摸“战将”，两次难忘的采访
罗元生


